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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三八　秦淮河畔
渊明乘港龙机抵达南京。下机后步行到检查的关口，背着背囊，坐上计程车。司机问他去哪，他兴奋地连声说去秦淮河畔，司机却不耐烦地说：

「你知不知道秦淮河北入长江，南至溧水县，还有东向支流，机场附近也是秦淮河？」

秦淮河畔当然是蚕豆友游玩的秦淮河畔，但司机不可语梦，渊明犹豫片刻，即说去白鹭洲，才一会儿，他已坐在白鹭洲的桥杆上，在小孩群中寻找蚕豆友。久等不见人影，却在隐约中听到他们的嬉笑声。儿时的画面藉湖光景色，一幅幅在眼前心扉掠过；来时带来一缕喜悦，去时留下几许失落①。他好想把自己缩小，躲在树后，像儿时般用弹弓把纸团射向行人的小腿。一声哎哟，蚕豆友在路人痛定前跑得四散，没一次失手被擒。他不觉失笑，笑声划破静寂的小桥流水。草丛树旁，似有回声响应。梦醒，没有弹弓，没有纸团，也没有哎哟声。只见一片支撑不住的孤叶，跌落水上，点皱了几乎静止的湖面，一个个水圈立即包围孤叶。他盯住一个水圈，看着它成长，却不知在何时何处，它跟着他的梦，去了！

一个梦去了，剩下的梦带他沿着石坝街来游夫子庙，沿着贡院街来游秦淮河畔。他在想畸笏、脂砚、雪芹及秦可卿，曾否来此一游？来此缅想六朝的风月？来此捕捉写《石头记》的灵感？红楼残梦在甲戌抄阅再评以后，至眼前已二百多年。其梦愈久愈炽，惜作梦的人不知今在何处。

渊明边走边发思古幽情，不觉已到莫愁湖。敢问河南少女莫愁，为何取名莫愁？他禁不住在心中挥毫：

愈叫莫愁愁愈愁，泪水积成莫愁湖；

欲除五腑莫名愁，劝君莫游莫愁湖②。

挥毕，惊讶自己也做了一首劝君诗。原来梦去之际，总觉四大皆空，至李白及刘禹锡都说石头城是空城，是孤城。谁愿去游空城？游孤城？他改沿虎踞路北上。然而「龙蟠虎踞」的联想又触起儿时游玄武湖的往事。他曾多次徘徊于龙蟠路，有一次在这条路上啃冰棒，一连几支，吃到由甜变苦。现在回忆起来，又变回甜，只是甜中带愁。愁里，他不知不觉地哼着「钟山春」：

巍巍的钟山，巍巍的钟山，龙蟠虎踞石头城，龙蟠虎踞石头城。啊！画梁上泥喃的乳燕，柳荫中穿梭的流莺，一片烟漫，无边风景，装点出江南新春，装点出江南新春。

巍巍的钟山，巍巍的钟山，龙蟠虎踞石头城，龙蟠虎踞石头城。啊！不管那秦淮的烟柳，不管那六朝的金粉，大家努力奔前程，看草色青青，听江涛声声，起来！共燃起大地的光明③。

哼毕，步入广州路，来到「大观园」旧址，心情有如上了最高梯，只见两大栋宿舍，挂满衣裤，哪里有甚么龙蟠钟山，甚么虎踞石头城，甚么秦淮烟柳，甚么六朝金粉。他呆望着挂满衣、裤的宿舍④，仿佛有一排门房藏在后面，走过门房，可以看到通往半丘，用水泥砌成的宽阶长径……。仿佛是那天：

他家不吃行军杂粮，而且菜盘内有几块小肉。渊明见人多肉少，敏捷地夹了一块肉，藏在饭碗底层，谁知父亲的眼睛更敏捷，一怒之下，把整盘菜倒在他的碗上⑤！

记得石壶在清黉斋重评《石头记》的时候，曾有人说：

可恶，莫过于夺梦人！

语意何其悲怆！现在面对这两大栋宿舍，渊明洞觉：

夺残梦的人更可恶⑥、⑦！

不知何时，夜幕低垂，灯光与星光争相闪烁。他恨灯光，没了灯光，不是更像清晨？转眼间大观园已失落在黑暗里，他模仿儿时的脚步，像流浪汉一般漫步向前。他已逐渐地走近芙蓓家，只要找到芙蓓，找到一罐蚕豆，失去了大观园又算甚么？毕竟，没有芙蓓，没有一罐蚕豆，他可能早在大观园里奄奄一息了。等会儿见到芙蓓，他要向她买炸蚕豆，要故意把蚕豆倒散在地，和她一道儿蹲着捡。他要藏起二十粒里的一粒，呆望着她寻找那粒藏在他口袋里的蚕豆。他准备好一张百元美钞，当她问他买多少的时候，他会递给她，说：「要这么多！」他真的变小了，一个十岁孩子走近芙蓓家！

他祈求小时候陪伴他的星云，让他在一霎间经历到人间至美。此刻虽非千金，槛外、槛内，却看今遭⑧、⑨！

门面虽改，他能肯定这里是磨黄豆的地方，那里是放一罐蚕豆的地方，只是不见一罐蚕豆，也不见芙蓓，一位坐在门外乘凉的妇人问他找谁。他顿时失去找芙蓓的勇气。是的，要说，也说不清，提蚕豆，只惹人笑话罢了。提芙蓓，人家更不知所云；芙蓓之名本是他起的，是他的芙蓓。提他爱吃她的豆腐更不能，他不能不说话，失措中，告诉妇人他应邀来南京讲学，早到两天，在游玩途中迷了路。她带着些许浅笑，说：

「先生，现在已经十点多，您不嫌弃，就住在这儿罢。我们比不上金陵饭店，但收费低廉，服务周到，每天只收十元。」

他不等她说完，打岔道：

「好啦，我住这儿！」

找不到蚕豆和芙蓓，能重温一夜蚕豆与芙蓓梦，也算是在自然中求美，在美中求自然⑩！

不一会儿，妇人把女儿的房间腾出来给他住，说：

「我姓陈，以后您叫我陈导游吧！我的女儿叫慧明，毕业于京大，暂时跟着我做导游。您的茶已泡好，放在床边茶几上。等会儿慧明会替您倒水洗脸洗澡。半夜您有甚么事，只管叫我们。对了，我还没请教您的尊姓大名！」

「我姓黄，叫渊明。」

「黄先生，不打扰您了。」

以后慧明来倒茶倒水，不必细表。且说渊明一夜自我翻腾，想着儿时往事，竟然自问：「该来南京，还是不该来南京？」人都到了，还在想「该来」「不该来」，不觉失笑，笑自己痴的要傻了，或傻得要痴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陈导游又来殷勤招呼，慧明买早点，三人围坐一桌，边吃边谈。陈家得知渊明毕业于特大，在加拿大任教，改称他教授，并问起台北近况。在朴实与热忱的气氛里，渊明自觉已回台北，畅谈宽敞的特大校园，静寂的新生南路及热闹的西门町。他在讲历史，哪里是台北近况。谈话中三人已一见如故，像是一家人。妇人又说慧明毕业于京大。渊明道：

「特大校长毕业于京大。他办特大，颇有京大遗风，在穷困中强调他办学的宗旨：

有房子住，有书念，有好玩的东西玩，不扯谎及有公平的法规。

在我心里，特大人就是京大人！」
一番话说得京大和特大结了亲似的，弄到慧明心下忐忑不安。

渊明回南京本是来找芙蓓的，但抵达芙蓓家的时候，已患上无能症，无能再去寻梦。其实，机场过关时他便遭到极大的打击，只因还怀着别的梦，所以那金陵残照，未能照倒他！但人毕竟是人，从白鹭洲到大观园的路途中，命运在不断地刀剥他的心体，剥到他血渍斑斑，虽然身体走向汉口路，心也仍在寻梦，动作却已机械化：只因本来在走，现在仍在走；只因本来在寻梦，现在仍在寻梦。他虽曾祈求儿时星友成全他的梦，但在下意识里已知无能承受「芙蓓梦」的幻灭。是的，他患上无能症，否则必会向妇人形容芙蓓，向妇人寻问她们在何时搬进芙蓓家。他不仅不敢再去寻梦，还怕芙蓓梦的幻灭会影响讲学⑪、⑫。一夜无眠，他由寻梦心态逆转为避梦心态及保梦心态，将血渍斑斑的心体，用厚厚的心布包裹起来，再不谈蚕豆、瓜子脸、辫子头、白衣黑裙及脸上的些许浅笑！

各人不谈心事。三人在这基础上闲谈，在这基础下一见如故。早餐完毕，渊明要独个儿游中山陵，游玄武湖。这是他本来的计划。妇人着慧明和他同游。本来「独行梦易圆」，但现在要避梦，莫说「明月楼高休独倚」，甚么地方都不可独倚。他跟着慧明游玄武湖去了。

【评注】
1 评者也好想回到童年时淘气、天真的时候。

2 莫愁湖上思莫愁，念及芙蓓愁更愁。女儿怜惜女儿愁，悔到莫愁湖上游。

3 同是唱，少年时唱与壮年时唱，滋味大不相同。

4 大煞风景！可惜国内宿舍多如是！

5 富人吃上菜，穷人吃下菜，黄家时上时下，吃饭如人生升沉。

6 旧梦如烟，如何拾起？

7 拾梦如还情，不减反增。

8 无槛，就没有内外之分。

9 无槛，便不能辨僧尼与男女。

10 此地俨然是临时医院，只不知由慧明与妇人照顾，渊明情疾会否愈医愈重？！
11 不敢问、不敢想，实是「想」、「念」的极端。

12 僵腐症发！

